
第1 章 

「你是何人？！」裴念玦神色驚疑的質問。先前一覺醒來，發現他竟然不是睡在自

個兒的寢房裡，而是躺在一張破床上，他正疑惑不知是怎麼回事時，耳邊忽響起一道古

怪的聲音，他舉目四望，卻瞧不見說話之人。 

屋裡狹窄簡陋，只擺著一張破舊的木榻、一張陳舊的桌子、一把椅子與一個老舊的

矮櫃，再也沒其他多餘之物，一眼就能看透。為了找出說話之人，他甚至趴在地上，連

床底都找了，但這房裡除了他，再沒其他人在。 

「我剛才告訴你了，我是天譴改造系統一零五六號。」 

「什麼天譴改造系統？你究竟是人是鬼？！」再次聽到那個冰冷詭異，不帶一絲感

情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裴念玦望向虛空怒喝。他自幼在皇城裡為所欲為，除了皇上和

太后，就沒怕過誰，別以為這般裝神弄鬼就能嚇著他。 

「我是系統自主生成的器靈，既不是人也不是鬼。」冷冰冰的嗓音回了他一句，接

著再次告訴他，「你做了壞事，遭了天譴，我奉命來改造你，直到你棄惡從善為止。」 

「什麼鬼玩意兒，你可知道本王是誰？你再裝神弄鬼，看本王不活撕了你，給我滾

出來！」裴念玦咒罵道。他自小被嬌寵著長大，性子被養得天不怕地不怕，聽見那聲音

竟然如此大膽的說他遭了天譴，他怒而抄起屋裡唯一一張椅子，重重朝牆面砸去，砰地

一聲，那把本就十分破舊的椅子瞬間支離破碎。 

那冷冰冰的聲音一板一眼的再出聲，「我不是鬼玩意兒，我是天譴改造系統一零五

六號，你若非要見我一面，我可破例與你相見一次。」說完，一抹虛影投射在裴念玦眼

前。 

那抹虛影墨色長髮披肩，身上穿著一襲雪色的衣袍，那張俊顏宛如玉雕般精緻無瑕，

臉上的神情淡漠冰冷。 

裴念玦見到此人，一怔之後，下意識的抬手想去抓住他，但他的手穿過那抹虛影撲

了個空，他面露一抹驚駭，下一瞬，他喝道：「就算你真是鬼怪，本王可是濟王，絕不

會懼你……」 

不等裴念玦說完，天譴改造系統一零五六號便接腔道出他的身分來歷，「我知道你

是誰，你名叫裴念玦，父裴玦，母念央公主。你父親裴玦為國戰死，你母親念央公主因

喪夫悲痛過度難產而死。你皇帝舅舅感念你父有功於國，遂封甫出生的你為濟王，並將

你命名為念玦，以紀念你父母。你外祖母王太后憐你一出生即喪父喪母，將你接進宮中

扶養至十二歲，而後讓你出宮建府。你素日裡仗著皇帝舅舅與太后的寵愛，在京城橫行

霸道、欺辱百姓，百姓們怨氣沖天，蒼天遂降下天譴於你，派我一零五六號來改造你。」 

裴念玦被一零五六號這番話給震住了，聽完後張著嘴，臉色呆滯，一時之間不知該

不該相信他這離奇的鬼話。但他性子素來跋扈張狂，縱使這什麼一零五六號所說是真的，

他也容不得被人這般擺佈。 



「你以為你這麼說就能嚇唬得了我嗎？你爺爺我才不信你的邪，我要離開這鬼地方，

回去找道士收了你這鬼玩意，讓你魂消魄散，永世不得超生！」裴念玦惡狠狠的撂下狠

話。 

虛影神色冰冷的回答他，「我既不是人也不是鬼，無魂無魄，不會消散也不會超生，

沒有道士能收得了我，建議宿主即刻開始日行一善，勿再口出惡言，以免遭罰。」 

裴念玦揚起眉，囂張怒駁，「本王偏不，你能奈我何？你這不人不鬼的玩意兒最好

趁早逃了，否則讓本王給抓住，我非將你剝皮抽筋不可。」 

這話甫說完，他登時宛如被唐僧念了緊箍咒的孫悟空，頭痛欲裂，整張臉疼得糾結

成一團，臉歪嘴斜，連身子都疼得抽搐起來。 

他一邊哀嚎，一邊憤怒的咒罵，「啊……你這混帳對我做了什麼，等你落在我手裡，

本王定要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用一百零八種酷刑將你……啊啊啊啊啊—」腦袋裡

彷彿有千萬支針狠狠扎著他，他兩手抱緊腦袋，疼得倒在地上打滾，除了慘叫再也說不

出話來。 

虛影漠然的看著他，冷冰冰的聲音再度落在他耳邊，「裴念玦心生惡念，予以懲罰

一次。」 

「住手、快住手……」他氣急敗壞的沙啞喊道。 

就在這時，關著的房門忽地被人推開，袁萊安端著湯藥走進房間，她絲毫瞧不見半

空中那抹虛影，只看得見倒在地上的人，連忙擱下湯藥上前想扶起他，面露關切的急問：

「知樂哥，你怎麼摔到床下來了？」 

下一瞬，發覺他緊咬著牙關，抱著頭一臉痛楚的表情，她神色緊張的追問道：「怎

麼了，是不是碰著昨兒個摔傷的後腦杓，我瞧瞧。」她跪坐在地上，兩手扶起他的上身，

查看他昨日受傷的後腦。 

瞅見包紮著的布巾上染了鮮血，傷口又裂了，她撐起他僵硬緊繃的身子，扶他坐到

床榻上，見他疼成這般，以為他是因碰撞到傷處的緣故，溫言安撫他，「知樂哥，你後

腦的傷口流血了，我幫你換藥，你再忍一下，等換好藥就不疼了，我這就去拿藥過來。」

說完，她匆匆離開。 

在她出去不久，裴念玦那猶如緊箍咒般的疼痛便消停了，他渾身滲滿了冷汗，佝僂

著身子大口喘息。 

思及適才遭的罪，他張嘴就想咒罵那一零五六號，但話到唇邊，想起方才經歷的那

種劇痛，不禁心有餘悸，遲疑一瞬，吞回想罵出口的話。 

「你究竟是什麼人？要怎麼樣才肯離開？」他陰鷙的瞇起眼，出聲詢問。 

虛影精緻的面容上仍是一臉冷若冰霜，聲音微微顯露不耐煩，「你這人記性真差，

我剛才不是已告訴過你，我是天譴改造系統一零五六號，因為你做了惡事，遭了天譴，

我奉命來改造你，等你棄惡從善我便會離開。」 

裴念玦仍是難以相信這麼詭譎離奇的事會發生在他身上，他懷疑是有人暗中使了邪

術來作弄他。 

他倒要看看是誰如此膽大包天敢戲弄他，讓他抓到，他非將對方挫骨揚灰不可。 



「你把我弄到這什麼鬼地方來？」他打量一眼狹小簡陋的房間責問，這顯然不在他

那座豪奢的濟王府裡。在濟王府，即使是下人的房間也比一般人家好上許多，絕不可能

如此陳舊不堪，更別提方才那個半點禮數都不懂，直接推門進他房裡的女人。 

「你現在在金花村，姜家。」回答完，那抹虛影宛如煙霧一般消散於空中。 

「金花村？」這是哪裡，他連聽都沒聽過。 

這時袁萊安已拿了藥回來，走到床榻旁，俐落地取下他頭上綁著的布巾，拿了塊乾

淨的白布將滲出的血先擦拭乾淨後，再重新為他敷藥，最後拿起一條布巾重新替他綁在

傷處上。 

「換好藥了，知樂哥。」 

裴念玦神色不善的抬眸打量她，她穿著一襲褐色的粗布麻衣，一張圓臉稱不上美豔，

但還算秀麗可愛，見她這模樣看起來不像主謀，不過他懷疑她是幫凶，正準備出手擒住

她逼問時，她突然轉身走到桌前，端起先前擱在桌上的湯藥，走回來將湯遞到他面前，

笑得露出兩顆小虎牙，好言的哄著他— 

「知樂哥，這藥有些苦，不過良藥苦口，你快趁熱把藥喝了，傷才能好得快。」 

裴念玦本想趁她不備時出手，卻在聽見她的話後，伸向她的手忽地停住，狐疑的問

她，「妳在叫誰？」 

「我在叫你啊，知樂哥你這是怎麼了，難道不記得自個兒的名字了？」袁萊安詫異

的望住他。 

「我不叫知樂。」裴念玦意識到事情有些不對勁，他低頭瞥向自個兒的雙手，看見

的卻是一雙粗糙黝黑的手，指甲縫裡還卡著骯髒的汙泥，這絕不是他的手。 

「你怎麼會不叫知樂？難道知樂哥撞壞腦袋了？」袁萊安驚道。 

裴念玦抬手撫摸自個兒的臉，霍地站起身，著急的揚聲命令，「鏡子呢，快把鏡子

給我拿來！」 

「知樂哥，你怎麼了？！」袁萊安不安的看著他，她發覺眼前的知樂哥似乎與往常

不太一樣。 

他臉色陰沉地朝她怒咆，「我叫妳去把鏡子拿來，妳沒聽見嗎？」 

「你別生氣，我這就去拿鏡子。」袁萊安應了聲，來不及問他要鏡子做什麼，趕緊

回自個兒的房裡取了面銅鏡過來。 

待她一進來，裴念玦便迫不及待的從她手上把那面銅鏡給搶過來，拿到面前，銅鏡

裡映現出的是一張完全陌生的臉孔。 

他指著銅鏡裡的那張臉，震驚的脫口而出，「這醜八怪是誰？」 

「知樂哥，那是你呀，你怎麼連自個兒都不認得了？」袁萊安憂心忡忡的心忖，知

樂哥莫非真是撞壞了腦子，不僅忘了自個兒的名字，連自個兒的長相都認不得了？ 

「我？這醜八怪怎麼可能是我！」裴念玦驚愕的瞠大眼，瞪著銅鏡裡那張短眉塌鼻

闊嘴的臉孔否認。 

面容肖似母親的他，可是風流倜儻、芝蘭玉樹般的美男子，怎麼會變成銅鏡裡那張

醜臉！ 



下一瞬，他想到什麼，朝四下大吼道：「一零五六號，是不是你搞的鬼？你給我滾

出來！」 

一道冷冰冰的嗓音迴盪在他耳邊，「這是給你的天譴，等你痛悟前非、洗心革面時，

你才能回到自己的身體裡。」 

一零五六號的話，除了裴念玦，袁萊安根本聽不見，於是她呆若木雞的看著「姜知

樂」宛如中邪似的朝四周吼著奇怪的話，彷彿房裡還有其他人在似的。 

她有些驚懼的梭巡了眼房間，房裡一眼就能看完，沒地方可以藏人，除了她和知樂

哥，不見其他人。 

「知樂哥，你在同誰說話？」她小心翼翼的問了句。 

「你究竟對我使了什麼邪術，快把我變回去，否則我饒不了你！」裴念玦沒搭理她，

朝著虛空怒聲咒罵。 

那冰冷的聲音失了耐性，語氣更加冷硬了幾分，「裴念玦，我剛才已說這是給你的

天譴，讓你從一名高高在上的王爺，變成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村夫。你需每日日行一善，

等將功補過、功德圓滿之日，你才能返回自己的身子裡。你記住你現在是名叫姜知樂的

農夫，不再是尊貴的濟王。」 

裴念玦聽完不敢置信的喃喃道：「怎麼可能有這種事？！」他難以相信這一切是真

的，但銅鏡裡映照出的那張臉讓他無法不相信，他真的變成了一個低賤的農夫。 

 

 

袁萊安與姜薇薇端著湯藥和晚膳走進房裡，屋裡有些昏暗，袁萊安點了油燈，看向

躺在床榻上的人喊了聲，「知樂哥，起來吃飯了。」 

先前知樂哥像是中邪似的朝著半空咒罵，之後也不知怎麼回事，他一直喃喃自語著

「怎麼可能有這種事？這是夢，這一定是夢，等我睡醒就沒事了」，然後就躺在床榻上，

兩眼一閉逕自睡去了。 

房間裡唯一的一張椅子被砸爛，之前她給收拾了之後，再從自己的房裡搬來一張圓

凳。 

與姜薇薇將飯菜擱在桌上，見他還未起身，她示意姜薇薇，「去叫妳大哥起來吃飯。」 

姜薇薇磨蹭著不肯去，「萊安姊，妳去啦，我不敢去。」大哥長她八歲，人像個悶

葫蘆似的，看人時眼神陰沉沉的，她活到十歲，記憶裡沒見大哥笑過，因此自小就極畏

懼沉默寡言的兄長。 

袁萊安無奈搖頭，「他是妳大哥，妳怕什麼。」她是在七歲的時候，因為家裡二哥

要娶妻，銀子不夠，於是被自個兒的爹娘給賣來姜家，成了姜知樂的童養媳。 

原本姜家打算在去年她十五歲時便讓她和姜知樂成親，不想就在前年，姜知樂的爹

娘跟著村子裡的人上山去採靈芝，結果遇上落石，姜家夫婦和另外兩個避之不及的村民

一塊被落石砸死。 

姜家夫婦雙雙亡故，替兩人辦喪事已耗盡姜家所存不多的錢財，沒多餘的銀子再給

她和姜知樂成親，於是她和姜知樂的婚事也就擱了下來。 

這兩年來，她幫著姜知樂照顧底下的三個弟妹，一邊努力幹活掙錢。 



昨兒個姜知樂與幾個村民一塊去幫村子裡另一戶人家蓋房子，一時不慎從屋頂上摔

下來，送回來時後腦杓破了個洞，鮮血直流，昏迷不醒。 

大夫來看過之後，他又昏迷了一日，直到不久前才終於醒來，她還來不及高興，就

瞧見平日寡言少語的知樂哥宛如變了個人，對著半空咒罵不休。 

倘若明兒個還是一樣，恐怕還得再找大夫來瞧瞧，她盤算著手裡存下的那些銀子，

秀眉微蹙。 

這兩年來，知樂哥下田幹活，她繡些襪子手絹拿到市集去賣，至今存下了三、四兩

銀子，等出了孝期，辦她和知樂哥的婚事，勉強也夠了。 

不過知樂哥沒再提起他們的婚事，她也不好自個兒提。自打她來到姜家，他瞧著她

的眼神與他那幾個弟妹一樣，冷冷淡淡的，並沒有任何親近之意。她不知他心中是怎麼

想，是不是不太中意她這個媳婦，不過說實在的，若非爹娘將她賣來姜家，成了姜家的

童養媳，她也不想嫁給他。 

可既然都成了他的童養媳，那麼兩人成親也是早晚的事。 

袁萊安搖搖頭，也沒再勉強姜薇薇，「算了，妳跟知進、知平先吃飯吧，吃完飯讓

知進和知平去把雞給餵了。」 

「好。」姜薇薇應了聲，像隻雀鳥似的歡快的跑出房間。 

袁萊安走向床榻，朝著榻上側臥的背影輕輕喊了一聲，「知樂哥，起來吃飯了，你

若想睡，等吃完飯，喝完藥再睡。」 

裴念玦並沒有睡得太沉，先前在她們進來時他就醒來了，發現自個兒竟然還在這鬼

地方，又氣又惱的不想搭理她們。 

但這會兒他肚子餓得咕嚕咕嚕直叫，不得不翻身下榻，走到桌前瞧見擱在桌上一碗

飯、一盤炒豇豆、一碟青菜，還有一盤紅燒豆腐與一盅魚湯，他滿臉不悅的開口，「這

是什麼？給豬吃的嗎？」 

袁萊安錯愕的瞪著他，不敢相信他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因為知樂哥受傷，所以她特

地給他煮了白米飯，她和薇薇他們兄妹吃的全是摻了米糠的飯，她還特地多燒了兩道菜

給他，比起平日他們吃的還要更豐盛，怎麼卻被他說得如此不堪。 

「妳還愣在那裡做什麼，把這些豬食給我撤了，我要吃熏鴨、水晶餚肉、荷包蟹肉、

糖醋荷藕、珍珠雪耳、翡翠魚丁。」 

聽見他點的菜，袁萊安愣住了，張口結舌，一時不知該怎麼答腔。 

「嘶囌。」房門口傳來吸口水的聲音，同時傳來一道稚氣的嗓音，「大哥說的這些

菜聽起來很好吃，萊安姊，妳會做嗎？」七歲的姜知平走進房裡，仰起臉扯著她的衣袖，

乾淨可愛的小臉上睜著一雙黑黝黝的小眼睛，一臉嘴饞的望著她。 

回過神的袁萊安吐出兩個字，「不會。」她瞇起一雙圓眼端詳著姜知樂，質疑的問：

「知樂哥是打哪聽來這些菜名？」那些菜名一聽就只有昂貴的食肆酒樓或是大戶人家裡

的廚子才會做，他難不成忘了姜家是什麼樣的人家，他們哪裡吃得起那樣精貴的菜。 

最離譜的是，他居然要求她燒那些菜給他吃。她若是會做，早就進城給那些大戶人

家當廚娘，也用不著辛辛苦苦繡襪子、手絹去賣了。 



「記住你現在是農家子姜知樂，不再是尊貴的濟王，你若敢洩露一句自己的身分，

就等著受罰。」一道除了裴念玦，無人能聽見的冰冷聲音又憑空響起，提醒著裴念玦。 

裴念玦咬著牙根，恨恨的從牙縫裡擠出幾個字，「我聽人說的。」原本以為他可能

是在作夢，只要睡醒就沒事，但這該死的一零五六號用那冷酷的聲音打醒他，讓他不得

不相信，他確實變成了一個醜怪農夫的事實。 

他性子雖然張狂跋扈，卻也知道什麼叫識時務者為俊傑，他暫時就忍一忍，等回到

皇城，他再找人來收了一零五六號這妖物。 

他壓根就不相信現下的情形是什麼天譴，定是有妖邪作祟，等他抓到這妖物，他非

將其拆筋剝皮不可。 

「那些菜聽起來好好吃，大哥，咱們什麼時候也能嚐一嚐啊？」小吃貨姜知平仰著

一張稚氣的小臉，一臉期盼的看著自家兄長。 

他之所以跑來大哥房裡，是想來蹭吃。萊安姊因為大哥受傷，給他做的飯菜可比他

們幾個吃的都要好，他想大哥一人八成也吃不完那麼多飯菜，也許能剩下一些來，他可

以幫忙大哥吃掉。 

「想吃，上酒樓、飯館自然能吃到。」裴念玦沒好氣的回了句。 

「那大哥有銀子能帶我上酒樓、飯館吃嗎？」姜知平兩隻小眼睛亮晶晶的望著他。 

裴念玦眼也不眨的說：「銀子我多得是，找陳泰拿去。」 

「陳泰是誰？」為了嚐到大哥說的那些聽起來非常美味可口的菜，姜知平興匆匆追

問。 

「陳泰是……啊……」頭部忽地一陣刺痛，裴念玦按著前額慘叫一聲，耳邊傳來一

零五六號冷冰冰的警告聲。 

「嚴禁洩露身分，予以警告一次，下次再犯將加倍懲罰。」 

「大哥，你怎麼了？」姜知平被他突來的慘叫給嚇了一跳。 

一旁的袁萊安正疑惑的思忖著那陳泰是誰，村子裡並沒有陳泰這個人，以前也不曾

聽他提過這人的名字，忽聽姜知樂慘叫，見他又像先前那般頭疼起來，她趕緊查看他摔

傷的後腦杓，瞥見上頭不久前剛換的布巾並未再滲血，她扶著他在房裡唯一的一張凳子

坐下。 

那刺痛幾息就止住，裴念玦陰鷙著一張臉，一口牙咬得喀喀作響。 

瞧見他突然露出宛如要殺人似的恐怖神情，姜知平有些害怕地縮到袁萊安身後，不

安的問她，「萊安姊，大哥這是怎麼了？」 

「可能是昨兒個撞傷的頭又疼了。」袁萊安回了他一句，眼露深思的盯住姜知樂。 

裴念玦瞧見擺在桌上的飯菜，遷怒的抬手掀翻桌子，那一桌讓姜知平垂涎的飯菜霎

時全都砸到地上，碗盤也碎成一地。 

姜知平驚得尖叫一聲。 

袁萊安呆愣一瞬，也忍不住面露慍怒，「知樂哥，你這是做什麼？你若真不想吃這

些飯菜也別砸了它們，這般浪費食物是會遭天譴的！」 

天譴這兩個字讓裴念玦暴跳如雷，「我還沒怪妳，妳倒大膽的責怪起我來，這種豬

食是人吃的嗎？」 



姜知平滿臉心疼的看著散落在地上的那些飯菜，拾起一塊比較大的碎盤子，蹲下身

試圖撿起那些還能吃的飯菜，一邊埋怨的說著，「大哥，豬哪能吃得這麼好，你這飯菜

可是萊安姊見你受傷特地給你燒的，比咱們吃的都要豐盛，哪，你這大白米可是滿滿一

碗，還有這魚和豆腐，咱們都沒得吃呢。」說完，他抓起那條魚，也顧不得髒，張嘴就

稀裡呼嚕的吃了起來。 

覷見他彷彿餓死鬼似的吃起地上那些飯菜，裴念玦愣住。他不知在他眼中不堪入口

的飯菜，在這孩子眼中竟是珍饈美味，竟能這般狼吞虎嚥。 

袁萊安也顧不得再責備姜知樂，連忙攔著姜知平，「沾到灰的那些菜飯就別吃了，

省得吃壞了肚子。」 

「我知道，我撿沒沾到灰的吃，省得浪費了。」姜知平吃得滿臉都是，仰起小臉笑

得眼睛都瞧不見了。 

片刻，裴念玦看向袁萊安問了一句，「這孩子是餓多久了？」 

袁萊安沒回答他，面沉如水的朝他說了一句，「你跟我來。」說完，便提步走出房

間。 

裴念玦不滿她如此不恭敬的態度，但略一遲疑，仍是跟著她走出去。 

袁萊安領著他經過兩間房間，來到前頭的堂屋，姜知進和姜薇薇正坐在桌前吃飯，

她指著桌上的那些飯菜，抬眸睨向他說道：「這些是我們吃的飯菜。」 

裴念玦垂眸朝桌上望去，只見桌上擺著一道炒豇豆和一碟青菜，碗裡的番薯比米飯

還多，更別提飯裡摻了不少米糠。 

袁萊安一張秀麗的圓臉冷冷看著他，「你房裡的那些飯菜如果是豬食，那我們吃的

豈不是連豬食都不如？」 

裴念玦張嘴想說他與他們這些賤民不同，他可是尊貴的濟王，哪能吃這些粗食，但

話到唇邊，想到先前他不過提了句陳泰，腦袋就一陣刺痛，趕緊吞回想說話，一臉陰沉

的改口— 

「我跟你們能一樣嗎？往後給我做的每頓飯都要有三盤肉、三盤菜、一道湯。」沒

讓她給他準備幾十道的菜餚，只讓她做七道，他自認自個兒已是紆尊降貴。 

性子素來穩重的姜知進聽了大哥的話，吃驚的瞪大眼，「三盤肉、三盤菜？萊安姊，

莫非張大嬸他們賠給咱們很多銀子嗎？」他今年十四歲，與弟弟知平和妹妹薇薇因長得

比較肖似母親，所以模樣生得秀淨斯文。 

「你昨兒個不是也瞧見了，張大嬸只送來了三條魚和一塊後腿肉。」張大嬸便是姜

知樂去幫忙蓋房子的那戶人家。送來的三條魚她今天煮了一條，另外兩條和那塊後腿肉

先醃了起來，準備這幾天做給受傷的姜知樂吃，好給他補補身子。 

姜知進不解的追問：「那大哥怎麼會這麼說？」就連村子裡最富有的村長家只怕也

沒吃得這般豐盛吧。 

姜薇薇偷覷著大哥，小聲在二哥耳邊嘀咕，「我瞧大哥有些不對勁，莫不是摔壞腦

子了？」要不然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以往萊安姊煮什麼，大哥就吃什麼，可從沒嫌過

一句。 



袁萊安抬眸望向裴念玦，「咱們家沒那麼多銀子，讓你頓頓吃上三盤肉，張大嬸送

來的那些魚和肉，這兩天我會做給你吃，不過也只有兩盤肉，再炒兩道菜和一碗湯。」

她最多只能給他做這些了。 

裴念玦自小霸道慣了，向來頤指氣使，不容下人反駁，見她竟敢如此怠慢他，他十

分不快，面色一沉，拂袖離開。 

 

 

此時正值日落時分，已是八月，但天氣仍十分炎熱，裴念玦穿著一襲灰色的粗布短

打走出姜家。舉目望去，這座村子被一片綠油油的稻田圍繞著，附近一帶零零散散坐落

著幾間低矮的房子，裊裊炊煙從煙囪升起，延伸到半空時逐漸消散。 

瞧見眼前這陌生的農村景致，他一路沿著田邊走著，想到自個兒被莫名其妙變來這

兒，心中益發憤恨難平。 

「知樂，你醒來啦，昨兒個你跌下來，後腦杓破了那麼大一個口子，可嚇死咱們了。」

有個二十來歲的青年瞧見他，熱絡的上前搭話。 

裴念玦冷著張臉沒搭理他。 

「喂，知樂，我同你說話呢，你怎麼不理人呢？」那青年叫道。 

裴念玦回了一個字，「滾。」他此刻一心想回京去找人收了一零五六號那妖物，沒

心情理會任何人。 

那青年見他神色與往常不同，納悶道：「知樂，你這是怎麼了，我可是好意關心你，

你……」他話未說完，便被他打斷。 

裴念玦終於肯搭理他，但一開口卻是—「通往村外的路怎麼走？」 

那青年被他一問，下意識的抬手指了一個方向，而後發覺不對，要再說什麼時就見

姜知樂大步朝那兒去，他趕著要回家吃晚飯，也沒再理會他，走往回家的路上，疑惑的

撓著臉嘀咕道：「這知樂怎麼看起來古古怪怪，連往村外的路都不認得了？」 

來到村外，裴念玦走不到一里路就餓得兩眼發黑、兩腳無力，杵在路中間，他望向

前方看不到盡頭的路。 

此時天際染滿紅霞，天光一寸寸被黑暗吞沒，他有些茫然的踟躕著，不知該往何方

而去，是要繼續往前走，還是要回姜家？ 

忽然間，身後傳來一道清脆的嗓音— 

「你究竟是誰？」 

他猛然回頭，瞧見袁萊安逆光站在他身後幾步遠，臉龐隱沒在陰影裡，神色難辨。 

袁萊安與姜知樂朝夕相處這麼多年，熟知他的脾性和神情。 

眼前這人雖然頂著知樂哥的臉，但那眼神、那說話的神態和語氣，與知樂哥迥然不

同。 

先前察覺到這事時，她心中不免驚駭萬分，一度安慰自己他這是摔壞腦子，可他如

此異於往常的行徑，讓她無法再自欺欺人。 

聞言，裴念玦一臉驚異，「妳知道我不是他？！」這丫頭比他料想的還聰明幾分，

竟已察覺到他不是她口中的知樂哥。 



見他這般說，無疑親口證實她心中的懷疑，他真不是姜知樂，袁萊安心中一窒，沉

聲回道：「知樂哥沒你那大少爺般的脾氣，更不會像你那般浪費食物。」 

知樂哥的身子被人佔了，那麼原來的知樂哥去了哪裡？ 

想到此處，她驚惶的捂著嘴。即使她成為知樂哥的童養媳是被迫，但兩人終究在一

塊生活了數年之久，多少有些感情，突然出了這樣的變故，也不知道知樂哥還能不能回

來，她心裡又急又怕。可思及姜知進他們幾個都還小，她不得不強逼自己鎮定下來。 

「哼，他哪能跟我比，至於我是誰，妳沒必要知道，等……過一段時間我就會離開。」

等他想辦法回到京城，就找高人來收了一零五六這妖物。 

「那屆時知樂哥還會回來嗎？」袁萊安懷著一絲希冀問。 

裴念玦沒好氣回道：「這我怎麼知道？我也是莫名其妙被帶來這鬼地方……」就在

這時，他耳邊忽然響起一零五六號的聲音。 

「她既已發覺此事，你可以告訴她，原本的姜知樂在從屋頂上摔下來那時便已亡故。」

一零五六接著再警告他，「還有，你如今既已變成姜知樂，在你功德圓滿前就需盡到你

身為姜知樂的責任，照顧未婚妻袁萊安與底下三個弟妹。」 

得知自己非但不能離開，還得照顧那一家子，裴念玦恨不得一口咬死一零五六號，

他遷怒的瞪向袁萊安，懷著惡意傳達一零五六號適才說的話，「把我變來這兒的那妖……

一零五六號讓我告訴妳，原來的姜知樂在從屋頂上跌下來後便已摔死。」他不好過，也

不想讓其他人好過。 

「什麼？知樂哥死了？！」袁萊安被這突如其來的噩耗給驚住，呆了好半晌說不出

話來。 

先前看到知樂哥甦醒，她還很高興，怎麼也沒想到知樂哥竟已經死了！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她心中茫然又慌亂，一時沒忍住掉下淚來，既為姜知樂的死而哀哭，也為往後的日

子而發愁。 

見她幽幽的哭起來，裴念玦本就暴躁的心情被她的哭聲弄得更加心煩，再等了須臾，

見她還在哭，他沒耐性的催促，「我餓死了，妳快點回去做些飯菜給我吃！」 

被他一喝，袁萊安不由得收住了眼淚，怔忡的抬起眼望他，看著眼前那張熟悉的臉

龐露出如此陌生的神情，她一時之間有些惶然無措，不知該如何是好，這人不是知樂哥，

可卻頂著知樂哥的臉…… 

陡然間，冥冥中彷彿有個聲音在告訴她，不管他是什麼來歷，她必須留下他。 

「妳看什麼看？還不快回去做菜，妳想餓死我嗎？」裴念玦怒道。 

袁萊安深吸一口氣後，抬起衣袖抹了抹淚，肅著臉出聲警告他，「我不管你先前是

誰，你眼下既然變成了知樂哥，那就給我安分一點，還有，不許把這事告訴知進、知平

和薇薇他們，免得嚇著他們，更不許讓村子裡的人知道。」讓這來路不明之人留下來，

她不是不怕，但他佔了知樂哥的身軀，她不能讓他帶著知樂哥的身子離開。 

「妳這是在威脅我？妳好大的膽子！」他不悅的喝斥。 

得知他不是姜知樂後，袁萊安也不再容忍他的壞脾氣，冷下臉回道：「我膽子不大，

若你不怕被人得知這事，村民們把你當成妖怪給燒死，你就儘管去說吧。」 



裴念玦活了二十一年還不曾這麼被人威脅過，偏偏她說的話確實讓他心生忌憚，不

說被村民當成妖物燒死，他若是敢洩露自個兒的身分，會先被一零五六號那妖物給使妖

法整治得活活痛死。 

剎那間，他欲發作的脾氣只能憋屈的吞了回去。 

第2 章 

一早，起床後，裴念玦看見袁萊安送來的朝食，不滿的指責，「我昨晚不是交代妳，

我今天要吃糖醋魚和東坡肉，妳端來的這是什麼？」 

她說姜家只剩下兩條魚和一塊肉，他已勉強屈就了，可她竟然敢違逆他的命令，沒

做他指定的那兩道菜。 

袁萊安淡淡瞟他一眼，皮笑肉不笑的回他一句，「你說的那兩樣菜我不會煮，這是

水煮魚和蒜苗炒肉絲，你若不想吃，我端出去給薇薇和知進、知平他們加菜。」等吃完

張大嬸送來的魚和肉，家裡可就沒其他的肉可以再做給他吃，他能吃肉也就這兩天了。 

瞧見她那眼神和臉上的冷笑，裴念玦知她真敢這麼做，一股怒火湧到胸口，他惱怒

的脫口而出，「來人，將這該死的丫頭給我拉出去杖斃！」 

袁萊安兩手抱胸，宛如看傻子似的仰著下顎睨瞪他，清脆的嗓音涼颼颼的開口，「可

需要我去告訴村民們，你不是知樂哥，是不知哪來的金尊玉貴的大少爺，讓村民們好吃

好喝的供著你？」 

裴念玦被她這話一噎，暴怒的咒罵她，「妳這可惡的丫頭，等我回去了，非狠狠治

妳的罪不可！」 

「我好怕呦，大少爺饒命。」袁萊安裝模作樣的抬手拍拍胸脯，而後斜睨他一眼，

「看來這兩道菜也入不了大少爺你的口，我這就端出去不礙你的眼了。」說完，她端起

水煮魚和蒜苗炒肉絲，只留下兩道青菜，扭頭出去。 

裴念玦氣得半死。 

這時一零五六號那冷冰冰的聲音響起，「宿主還剩下四個時辰的時間，四個時辰內

若還不行善，將予以懲罰。」 

聽見又有懲罰，裴念玦一驚，急問：「一零五六號，你這是什麼意思？」 

「昨日我已告訴你，需日行一善將功補過，距我昨日提醒你至今，再過四個時辰就

屆滿一天，你若這一天內沒有行善，天譴改造系統便會降下懲罰。」一零五六號不帶一

絲感情的說。 

裴念玦怒道：「這是什麼天殺的鬼系統，動不動就降下懲罰，還讓不讓人活了，有

種你乾脆殺了老子，否則老子早晚活拆了你這妖物。」 

「天譴改造系統是公平的，有罰自然也有賞，倘若你行善達到一定數額，本系統也

會給你應得的獎賞。」 

一聽除了懲罰，還有獎賞，裴念玦連忙追問：「是什麼獎賞？」 



「你每超過一個數額就能兌換一點，積滿五十點便能開啟系統的商城，兌換裡面的

物品。」 

裴念玦狐疑再問：「你說的那什麼商城裡面有哪些物品？」自幼在皇宮裡長大，各

種奇珍異寶他看多了，普通之物可入不了他的眼。 

「積滿五十點能兌換的物品有這些。」 

一零五六號冰冷的聲音回答完，在裴念玦眼前顯現出一只不知用什麼材質製成的銀

色櫃子的投影，櫃子裡擺放著幾件裝在匣子的物品。 

每件上頭都標示著名稱，第一件是能治百病的回春散，第二件是百發百中的一柄袖

裡箭，第三件是避水珠，第四件是防火衣，第五件是服下後能力大無窮的大力丸，最後

一件是復原丹。 

「那復原丹是什麼？」前面幾件他看得懂，最後一件卻不知是何作用。 

「服下那丹藥，便能讓你回到自己的身軀裡，不用等到功德圓滿之日。」一零五六

號冰冷的聲音回答他。 

聞言，裴念玦一喜，急切的命令道：「快把那復原丹拿給我！」 

「裴念玦，你現下有過而無功，無法換取復原丹。」一零五六號冷酷的拒絕他。 

「那要怎麼樣才能換取復原丹？」他著急的詢問。 

「那幾件物品上面都標著兌換點數，大力丸五十點，回春散需兩百五十點，袖裡箭

需一百五十點，避水珠兩百點，防火衣兩百五十點，至於復原丹你需要積滿五百點才能

換取。」 

聽完，裴念玦皺起眉，問道：「你所說的點數是怎麼個算法？」 

「扣除你需日行一善的善行外，你每多做一件善事就能得到一點。」 

 

 

「啊—」瞧見凌空飛來的一截木柴，剛走進後院的姜知進被嚇得驚叫一聲，身子及

時一矮才沒被砸到。而後他撿起掉落地上的那截木柴，心有餘悸的走到正在劈柴的大哥

身邊。 

袁萊安瞟了眼裴念玦，替他解釋了一句，「知進，你大哥他摔傷了腦子，很多事都

忘了，連劈柴都不記得怎麼劈了，你別怪他。」不久前，他突然跑來說要幫她做事，於

是她帶他來後院讓他把那些柴給劈了，結果不是斧頭沒拿穩差點砸到自己的腳，就是把

柴劈得飛出去。 

「大哥的傷還沒好，要不這柴我來劈吧。」姜知進溫聲說道。 

袁萊安不答應，「你餵好雞就回去念書，別辜負了村長和爹娘對你的器重。」 

知進六歲時在聽了村長家的兒子念過一篇文章後，竟能一字不漏的背下來，讓村長

覺得這孩子是個讀書的好苗子，遂替知進出了束脩，讓他也跟著自家的幾個兒子去上私

塾。 

幾年下來，知進的書讀得極好，連私塾的夫子都說已沒有可以教他的了，讓他進城

裡上縣學。他爹娘在過世前曾籌了一筆銀子要送他去上縣學，哪裡知道在送他進縣城前

夫婦倆就出事了。 



辦完他們的喪事，也沒多餘的銀子能再送他去縣城讀書，於是他便待在家裡自個兒

溫書。 

她原本和知樂哥商量了，打算再存些銀子等明年讓知進下場考縣試，但如今知樂哥

不在了，眼下這冒牌貨連柴都劈不好，看來也很難指望他下田幹活，她忍不住有些為明

年讓知進去考縣試的事發愁。 

「可是大哥他……」姜知進有些擔心地看著一旁握著斧頭，一臉凶狠模樣劈柴的兄

長，他那表情看起來不像是在劈柴，像是在砍仇人。 

「你放心，有我呢，我會重新教他怎麼幹活，你快去餵雞吧。」說完，袁萊安將他

趕到雞舍去，別再管他大哥的事。 

而後，她實在看不下去，從裴念玦手裡搶接過斧頭，再一次示範給他看，「看好了，

柴要這樣劈，像你那樣劈，就算劈到天亮也劈不完這些柴。」 

說著，她拿起一截木柴放到木墩子上，揮起斧頭朝木柴劈去，啪的一聲，木柴瞬間

裂成兩半。 

「看清楚了嗎，你要往這木柴的中間劈，要用巧勁，不是揮著斧頭就亂砍亂劈。」 

瞧見她投來的眼神，宛如是在嘲諷他連劈柴都不會，裴念玦一把搶回斧頭，抬手趕

她，「這麼簡單的事還用得著妳教嗎，妳走，別在這兒礙事，都是因為妳在這兒，我才

會劈不好柴。」 

被他攆了，袁萊安也沒說什麼，應道：「好，一個時辰後我再過來，到時候希望你

把這些柴都劈完了。」語畢，她也不多留，轉身離開。她倒要瞧瞧，她不在他能劈得了

多少的柴。 

一個多時辰後，袁萊安忙完其他的事再回到後院，正好瞥見他劈完最後一根木柴。

瞧見她來，他露出得意洋洋的笑，揚起下顎，指向那堆劈好的柴。 

「瞧見沒有，妳爺爺我把柴都劈完了。」 

她有些懷疑，「這些都是你自己劈的？」她方才過來時，遠遠的瞅見姜知進似乎從

後院回來。 

「當然。」裴念玦面不改色的一口咬定。那堆柴他只劈了約莫兩、三成，其餘的都

是姜知進替他劈的。先前姜知進在袁萊安離開後，見他始終劈不好柴，索性過來手把手

的教他，教了一陣後，他總算學會要怎麼劈柴，後面就越劈越順手。 

袁萊安也懶得追究那堆柴是不是全是他劈的，她將先前到溪邊洗好的衣服晾了起

來。 

裴念玦此時一心想積累點數好兌換復原丹，登時湊過來，主動表示，「我來幫妳。」

說著便伸手拿起盆子裡的衣物，一件件掛到竹竿上。 

袁萊安沒好氣的阻止他，「你這是在幫我，還是在給我找麻煩？哪有人這樣晾衣裳

的。」 

見他晾好的那幾件衣物又被她丟回木盆裡，裴念玦不滿的詰問：「衣裳不這麼晾，

難道還有什麼講究不成？」 



見他竟連怎麼晾衣裳都不曉得，袁萊安嘆了口氣，邊解說邊示範給他看，「晾衣裳

不把衣裳給攤開，就這麼直接披掛在竹竿上，一來衣裳難乾，二來等乾了後衣裳會皺巴

巴成一團。」她拿起一件衣物抖了抖，攤開來後再晾到竹竿上。 

晾衣裳比劈柴還容易，裴念玦看了兩眼就學會了，見她動作極俐落，眨眼間已晾了

幾件，怕她把衣裳給晾完，他趕緊搶過最後兩件，把衣裳給晾上。 

晾完，他再問：「還有什麼活兒要幹？」 

對他這般殷勤，袁萊安心中起疑，這人先前看起來就像個茶來伸手、飯來張口，四

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大少爺，怎麼會突然間轉了性子，主動搶著幫她做事？ 

見她不吭聲，只睜著一雙圓眼瞪著他看，急著積累點數的裴念玦不耐煩的催促，「妳

做什麼這麼看著我？還不快說，有什麼活要我做。」 

袁萊安尋思須臾，挑了一個最簡單的活給他幹，「要不你去田裡把那些雜草拔一拔。」 

領著他到田裡後，因明兒個有市集，袁萊安趕著回去繡手絹，簡單教了他後便回去

了。 

坐在堂屋裡，她拿起針線才剛要繡，附近一位大嬸過來喊道：「萊安哪，我剛路過

妳家那幾塊田，瞧見你們家知樂怎麼在拔田裡的秧苗？那些秧苗出了啥問題呀？」 

「什麼，他不拔草拔秧苗？！」聞言，袁萊安驚跳起來，顧不得同那大嬸再說什麼，

急匆匆跑到田裡去。一到田邊，就見他將田裡的一小片秧苗都拔光了，她連忙大叫，阻

止他再對剩下的那些秧苗伸出毒手。 

「你給我住手！」他們金花村的稻作可二熟，這二期稻作才剛種下一個多月就遭了

他的摧殘，讓她心疼死了。 

赤著腳，彎腰踩在水田裡拔草的裴念玦，聽見她的叫聲，不悅的抬起頭來。 

「妳在叫嚷什麼？」 

「你還有臉說，你為什麼要把那些秧苗都給拔了？」袁萊安氣急敗壞的指著他罵

道。 

被她指著鼻子責罵，裴念玦惱火的駁道：「我拔的這些都是雜草，哪來的秧苗？」

若非為了早日積累到足夠點數好換取那復原丹，他堂堂一個濟王豈會來幹這種低下的粗

活。 

她指著堆在田埂邊上那些摻在雜草中的秧苗，忿忿道：「這些還有那些，都是秧苗。」 

裴念玦低頭看了看她指的那些秧苗，疑惑的問：「這些不是雜草嗎？」秧苗和雜草

在他眼裡都長得一個樣。 

袁萊安心疼的看著被他拔起的秧苗，惱得罵道：「你竟然不認得秧苗，把它們當成

雜草拔掉，這世上怎麼會有你這麼蠢笨的人！」 

「妳說誰蠢笨？！」裴念玦憤怒的瞪住她，他長這麼大還沒被人這般辱罵過。 

袁萊安對他忍無可忍，一股腦的說出心中對他的不滿，「除了你還有誰，不會劈柴

也不會晾衣裳，連讓你來拔草，你都能把秧苗給拔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你自個兒

說你還能做些什麼？」 

「我、我、我會……」我了半天，他卻遲遲說不出自個兒到底會些什麼，被她這麼

一罵，裴念玦才猛地發現，他似乎真的什麼也不會。 



他自幼在宮中錦衣玉食，有無數下人服侍，他什麼都用不著做就有下人把所有的事

給做好。每天有數十道的美味菜餚供他品嚐，還有人服侍他沐浴更衣，天熱了有人替他

搧涼，天冷了有人替他備好暖爐，出門時有人替他抬轎或是駕車，有人礙了他的眼時，

他只消動動嘴巴吩咐一句，就有人去替他懲治那人。 

所以他什麼都不需要做，只要鎮日裡四處尋歡作樂就成了。 

最後，他惱羞成怒的擠出一句話來，「我身分尊貴，豈是爾等賤民能相提並論的。」 

袁萊安冷著臉潑了他一盆冷水，「不管你以前是什麼身分，你現下也不過是一名村

夫。」 

「妳……」裴念玦被她的話給惹怒，但下一瞬思及自個兒眼下處境，只能惡狠狠的

磨牙，朝她撂下一句話，「等我回去時，我定饒不了妳這該死的臭丫頭。」 

「我等著。」袁萊安沒好氣的回道。脫去鞋襪，下去將他給拽了上來，「你別再給

我糟踏那些秧苗了。」明知不太可能存活，但她仍試圖將那些被他拔起來的秧苗給重新

種回去，哪伯只要能多活一棵，等收成時就能多得一些稻米。 

裴念玦被她如此輕視，氣得要發作，但瞥見她赤著雙足踩在水田裡，彎著腰頂著豔

陽將那些被他誤拔的秧苗一棵棵努力種回去，湧到喉頭的怒火不知怎地驀然間退了回

去。 

他不禁想到同樣是姑娘家，以往他在京城裡見到的那些名門貴女，個個嬌滴滴，十

指不沾陽春水，行住坐臥皆有下人服侍，而袁萊安卻什麼事都得自個兒做，還得照顧著

姜家那幾個兄妹。 

他先前已從一零五六號那裡得知袁萊安的身分，她在七、八歲時便被她親生爹娘給

賣到姜家，當姜知樂的童養媳。 

七、八歲時他還是個調皮的孩子，四處撒野，她卻必須伺候未來的公婆，照顧姜家

一大家子的生活。挑水、餵雞、洗衣、做飯、繡花、種菜、下田，樣樣都得做，每日忙

得像個陀螺，不得安歇。 

看著袁萊安臉上的汗水沿著下顎一滴滴淌進水田裡，小心翼翼將被他拔起的秧苗一

株株種回去，他生平頭一回罕見的生起了一絲慚愧之心。 

他想下去幫她，但思及適才她指謫他的那些話，那絲愧疚跟輕煙一樣須臾便消弭無

蹤。 

他沒再理會她，抬袖抹了抹額上的汗，赤著腳走回姜家，連鞋子都忘了拎回來。他

累得腰痠背痛也懶得再回去拿鞋子，從灶房的水缸裡舀了水沖掉腳上的淤泥，回到房裡

便爬上木榻歇息。 

正要睡過去時，想到什麼，他興匆匆出聲詢問一零五六號，「我現在有幾點了？」 

「沒半點。」一零五六號冰冷的嗓音回答他。 

「你說什麼？！」他霍地從木榻上坐起，質疑道：「我今天幹了那麼多活，怎麼會

沒半點，你是不是在耍我？」 

「首先，你今天做的那些都是姜知樂分內之事，與善行毫無關係；其二，你今天所

做的那些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不僅沒做好你本該做的事還給姜家添了麻煩，累得袁



萊安為了收拾你做的蠢事，得下田重新把那些秧苗給種回去。」一零五六號冷酷的提醒

他。 

「……」裴念玦難堪的捏緊拳頭，若非一零五六號無形無狀，看不見、摸不著，他

早已一拳轟到他臉上。 

他覺得自個兒簡直是呆子，先前竟一時鬼迷心竅相信一零五六號所說的積滿足夠的

點數就能兌換復原丹，回到自己的身子裡。那些鬼話八成是一零五六號瞎編出來騙他，

他決定不再傻傻受他所騙。 

他重新躺回床榻上，不搭理耳邊一零五六號響起的提醒聲— 

「你只剩下兩個時辰的時間，再不行善，將降下懲罰。」 

 

 

稍晚，種完秧苗回來的袁萊安，將手腳洗淨後，她先吩咐姜薇薇和姜知平去菜園裡

摘些今晚要炒的菜回來，再回到堂屋，拿起針線重新繡著手絹。 

剛繡完一對喜鵲，猛然間聽見後頭的房間傳來慘叫聲。 

她被那淒厲的慘叫聲給嚇得沒拿穩針，扎到了手指頭，顧不得吮掉指頭上滲出的血

珠，她匆匆忙忙的循聲來到姜知樂的房間。 

一進去就瞧見躺在床榻上的人宛如正承受著什麼巨大的疼痛，臉孔猙獰扭曲的在床

榻上翻過來滾過去，嘴裡不停的發出慘叫。 

「你怎麼了？！」她被他那模樣給嚇著了，有些手足無措。 

裴念玦全身上下時而猶如被烈火焚燒，時而又宛如被千萬支利刃扎著，痛苦難當。 

「住、住手、住手……」他痛得嗓音都嘶啞難辨。 

「一天屆滿，你未曾日行一善，這是給你的懲罰，倘若明日你再不行善，天譴改造

系統降下的懲罰將會翻倍。」一零五六號冷冰冰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 

當一零五六號的聲音消失後，那劇痛也消停了，裴念玦兩眼紅通通的粗喘著氣，此

時的他吃人的心都有了。 

一旁的袁萊安見他平息下來，不解的出聲問道：「知樂哥，方才發生什麼事了？」 

他睜著一雙佈滿血絲的眼，陰鷙的回頭瞪住她。 

她被他那彷彿惡鬼似的眼神給驚得退了一步，下一息，想起眼前這人不是原來的姜

知樂，她努力穩住心神讓自己莫怕，抬起眼，一臉無懼的瞪回去。 

「我看你方才似乎很痛，這種事先前也曾發生過幾次，這是怎麼回事？」以前的知

樂哥可不曾這般過。 

「不用妳多管閒事！」他略帶沙啞的嗓音忿忿道。 

瞧見他適才痛成那般，袁萊安也不同他計較，放緩語氣表示，「我沒想要多管閒事，

我只是不想你每次都叫得那麼淒慘，萬一讓知平他們聽見，會嚇壞他們。你說出來，也

許我能幫你出出主意。」 

他鄙夷道：「妳爺爺我都想不到辦法了，妳一個村姑能有什麼好主意？」 



見他這般輕視她，袁萊安冷冷回道：「至少我這個村姑會燒飯、洗衣、繡花，還會

劈柴、晾衣、種田。」比起他這位什麼都不會的大少爺，她可要強上許多，他還有臉鄙

視她。 

聽出她話裡的奚落嘲諷，裴念玦憤怒的脫口而出，「我要日行一善，妳懂嗎？」方

才的劇痛讓他深刻的明白一零五六號不是恫赫他，他若真做不到日行一善，以後天天都

會降下懲罰。 

袁萊安以為困擾他的是什麼難事，沒想到竟是日行一善，「這很簡單啊，有何不好

懂的。」 

裴念玦質問：「那妳倒是說說要怎麼日行一善？」他原先以為幫她做些事就算日行

一善，但那可惡的一零五六號竟說那是他分內之事不算。他打小就是備受皇上和太后寵

愛的濟王，這輩子沒做過什麼善舉，壓根不知什麼叫善事，又該如何行善。 

「做善事有何難的，說好話、存好心、做好事，這些都算是善事啊。」這些話是她

以前聽附近一座寺裡的師父說法時所說，因為簡單明白，她便記下了。 

說完，袁萊安見他仍一臉懵懂的模樣，心忖這人之前八成是個不知人間疾苦的富家

少爺，只得詳細再解說，「這所謂說好話呢，就是指咱們平日莫要道人長短，說人閒話，

要多說人好話，盡量多稱讚別人；而存好心就是莫要有害人之心，心存善念常為別人著

想；至於這做好事就是能力所及時，盡量予人方便，當旁人有難時能伸出援手，幫扶他

一把。」 

聽完，裴念玦一臉若有所思的垂眸。她所說的這番話以前從沒有人對他說過，打小

他聽得最多的都是吹捧、巴結他的話，沒人敢說他一句不是，當然更沒有人教他要心存

善念。 

所以他自幼行事便隨心所欲、為所欲為，除了皇上舅舅和太后以及其他幾個公主皇

子，他沒把其他人看在眼裡。 

在他眼中，其他的人都只是低下的奴僕，不值一顧。 

來到這村子裡之後，他才發現這些以前在他眼裡視若微塵的卑微賤民，也是有血有

肉活生生的人。 

他們身分雖卑賤，卻也努力的幹活謀生。 

見他似是在深思，袁萊安也沒再出聲，轉身走了出去。 

 

 

袁萊安將張大嬸送來的最後一尾魚煎了，再將另一塊肉切碎，做了一道麻婆豆腐，

另外炒了兩道青菜，再煮了一碗蛋花湯。 

剛做好菜，小吃貨姜知平聞到飯菜香味，咚咚咚跑到灶房來，仰起一張小臉，一雙

小眼睛笑得瞇起來，稚嫩的嗓音說著，「萊安姊，我替妳把飯菜送去給大哥。」 

「知平今兒個倒是勤快。」看著他長大，袁萊安哪裡會看不出他那點小心思，捏了

捏他可愛的臉頰笑道：「你可別偷吃菜唷。」接著便交代姜薇薇帶著他一塊把飯菜送過

去。 



她回頭再繼續燒他們幾個要吃的菜，先炒了兩盤青菜、燉了一鍋蘿蔔湯，最後想了

想，再多做了一道蛋羹。 

把菜端到堂屋擺在桌上後，她去叫在房裡念書的姜知進過來吃飯。 

從姜知進房裡出來，要繞去姜知樂房裡看看時，半途便碰上先前送飯菜到姜知樂房

裡的姜知平和姜薇薇。 

姜薇薇手裡端著一只盤子，上頭擺著半條的魚、還有一半的麻婆豆腐。 

姜知平小眼睛亮晶晶的盯著盤子裡那尾煎得香酥的魚流著口水，姜薇薇看見她，開

心的說道：「萊安姊，大哥分給我們這半條魚和這些麻婆豆腐，說讓咱們一塊吃。」 

聞言，袁萊安有些意外，那位不知人間疾苦的大少爺竟會將吃食分給知平他們，她

下一瞬想到，難不成他是嫌她做的菜難以下嚥，所以才會撥一半給薇薇他們？ 

「萊安姊，這都是我的功勞哦。」姜知平喜孜孜的邀功。 

「哦，是怎麼回事？」聽他這麼說，事情似乎並不是她所想的那樣，袁萊安好奇問。 

「我把菜端進去大哥房裡後，我跟大哥說那魚看起來好香、好好吃的樣子，若是大

哥吃不完，我可以幫他吃一些，然後大哥就把魚分了一半給我。」 

姜薇薇接腔說：「結果知平這小饞鬼，得了魚後，兩隻眼睛轉而看向那盤摻了肉末

的麻婆豆腐猛吞口水，說好想吃肉哦。」她一向對大哥畏敬有加，不怎麼敢同大哥說話，

但弟弟為了討吃的，可是撒潑打滾的事都能做得出來。 

袁萊安看向她手上端的那只盤子，詫問：「所以妳大哥就撥了一半給他？」她難以

相信那個佔據了知樂哥的身子，來歷不明、霸道又自私的傢伙會有這種善心。 

姜薇薇笑著說：「約莫是大哥見知平一臉饞樣，所以就分了他一半，讓他帶到堂屋

來，咱們幾個一塊吃。」 

袁萊安也沒再多想，與姜知平、姜薇薇一塊走向堂屋，擺上碗筷後，姜知進也過來

吃飯了。 

四人坐在桌前，和樂融融的吃著飯菜。 

今天加了菜，姜知平吃得心滿意足，舔著碗裡已被他吃光的麻婆豆腐，稚氣的嗓音

意猶味盡的說著，「要是每天都能吃到這麼好吃的飯菜就好了。」 

「張大嬸送來的肉還有一些，你喜歡吃，明天我再燒麻婆豆腐給你大哥吃。」這樣

或許那傢伙還會像今天一樣，再分一些麻婆豆腐給知平。 

「哇，萊安姊最好了，還要吃蛋羹，我明天一早幫二哥去雞舍撿雞蛋。」姜知平知

道張大嬸只送了三條魚，都吃光了，也沒吵著要再吃魚。 

「那些雞蛋要留著，我明兒去市集要拿去賣。」說完，瞅見姜知平那張興高采烈的

小臉垮了下來，她微笑的接著再說：「六叔公讓小芳姊送了些花生過來，我待會去炒些

給你們吃。」 

聽見有花生吃，姜知平的眼睛又亮了起來。 

沒人發現裴念玦曾來到堂屋旁看了一會兒，又默默離開。 

 


